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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储传

梁储，字叔厚，广东顺德人。曾跟陈献章受业，中成化十四年

（员源苑愿）会试第一名，选庶吉士，授职编修，不久兼任司经局校书。
弘治四年（员源怨员），他升为侍讲，又转为洗马，在东宫中侍奉武

宗读书。后来曾奉命去册封安南国君，拒不接受他的送礼。又过

了很久，被提拔为翰林学士，参加编撰《会典》，而后又升任少詹事、

吏部右侍郎。正德初年，改为左侍郎，又进升为尚书，专门掌管皇

帝命令的起草，掌管詹事府。刘瑾摘取《会典》里的小毛病出来，梁

储因此被贬为右侍郎。《孝宗实录》成书后，恢复职务重为尚书，不

久加官太子太保，调任南京吏部尚书。刘瑾被杀后，他以吏部尚书

兼文渊阁大学士的身份入内阁参与军政大事。后又加官少傅、太

子太傅，入建极殿为大学士。

正德十年（员缘员缘），杨廷和死了父亲回家守丧，梁储做了首辅大
臣，进官少师、太子太师、华盖殿大学士。当时正在修建乾清、坤宁

宫，接着又要营建太素殿、天鹅房、船坞，梁储和同事靳贵、杨一清

严词规劝。第二年春天，因为王位继承人还没确立，他上书请选择

宗室中贤能的子弟来京城居住，作为皇储，武宗都没有作声。那年

秋天，一清罢了官，由蒋冕接替了他。到第二年，靳贵也罢了官，毛

纪进入内阁来。

武宗喜欢伪装外出，有一次曾走出西安门，过了一夜才回来。

梁储等加以劝谏，他不听，不过他还是怕被朝中大臣知道。这年春

天，他听了身边宠信宦官的话把百官召到左顺门来，明确告诉大家

将在郊祀过后到南海子游览，打猎。梁储等和朝廷中的大臣规劝，

都不肯听从。八月初一，他带了几十个人便装到昌平去。第二天，

梁储、蒋冕、毛纪才发觉，他们追到沙河没追上，就连连上书请皇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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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来，武宗还是过了十三天才回来。梁储等因为国家没有接班人，

而武宗又不停地外出游玩，朝廷内外人心不安，就极力重申立太子

的请求，武宗又不作声。九月，武宗骑马走出居庸关，访问宣府，命

令谷大用守住关门，不让朝中大臣跟出来。接着就又由宣府到达

大同，在应州遇上了贼寇，差点出了乱子。梁储等心中忧怕，更急

切地请求武宗返回来。奏章上了十几次，武宗却不为所动，除夕竟

驻于宣府未归。

这个时候，武宗越发无道失德，一群小人掌了权，使朝廷里的

政治乱作一团，人心惶惶。梁储怕自己不能够胜任，就在廷和除丧

服后屡屡请召他回来。廷和回朝后，梁储就让开路，自己处在下边

的位置上。凤阳守备宦官和镇守延绥、宁夏、大同、宣府的宦官们

都请武宗再颁一道敕令让他们办理民事，武宗同意了。梁储等极

力说不行，武宗不听。

正德十三年（员缘员愿）七月，武宗听了江彬的怂恿，将要到边塞上
游玩个遍。就托言边关有很多战争警报，现在要命令总督军务、威

武大将军、总兵官朱寿率领天子的军队前往征战，让内阁起草敕

令。阁臣不同意，武宗又召集百官到左顺门当面训话。廷和、蒋冕

正在休假中，梁储、毛纪流着泪劝谏，大家也落了泪，武宗的决心仍

不动摇。过后毛纪也称病告假，梁储一个人在殿上争了几天，武宗

最终还是不听。过了一个月，武宗说大将军朱寿已经肃清边境，命

令加封他为镇国公。梁储、毛纪上书说：“公虽然显贵，毕竟是别人

的大臣。陛下继承祖宗的事业，是国家的君主，怎么能这么荒唐地

自我贬低呢？封国公后，就要发给诰券，追封三代，祖宗在天之灵

也肯像陛下一样贬低身份吗？况且铁券上一定有免死的说明，陛

下您万寿无疆，何苦这样妄自菲薄，蒙受那样不吉利的免死文字。

名称既不正当，话说起来自然也不顺口。我们断然不敢为讨您的

欢心苟且听从您，换取来日杀身灭门的大祸。”武宗也不回话，继续

走过宣府、大同，直达延绥。梁储等几十次上书规劝，都放置一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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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加考虑。

秦王申请关中的闲田当牧场，江彬、钱宁、张忠等都替他请求，

武宗力排众议答应了他，传令阁臣起草制文。廷和、蒋冕称病不

写，武宗愤怒极了。梁储估计争也没用，就呈上制文草稿说：“太祖

高皇帝规定，这块土地不得给与藩王。这不是吝啬，而是考虑到这

块土地广大而且富饶，假使藩王得到，多养兵马，富贵而且骄横，在

坏人引诱下图谋不轨，将大大不利于国家。秦王你现在得到这块

土地，应该较以前更加小心。不要收召坏人，不要多养兵马，不要

听信狂人之言图谋不轨，震动四方，危害我的国家，到那时我即使

想保护亲戚也可是没办法了啊。”武宗看后惊惧地说：“竟然这样可

怕啊！”事情就这样搁下了。第二年，武宗又要南巡。谏官们爬在

宫门前规劝，梁储、蒋冕、毛纪对此也说了话，正好各个部曹里都有

很多劝阻的大臣，武宗方才罢休。

宁王宸濠造起反来，武宗南下亲征，梁储、蒋冕一道陪同。路

上听说反贼已经败灭，就连续上书请武宗起驾还宫。到扬州时，武

宗考虑到南京举行郊祀。梁储、蒋冕考虑到此议一行，武宗回朝就

更是有年无日了，所以极力说不行，上了三次书才达到目的。武宗

因为宸濠即将解押来，问应该怎么处置他。梁储等请学宣宗征讨

高煦的故事，罪人既已抓到，就马上班师回朝。又借着举行郊祭的

时期改变、四方多灾、边疆有警报的名义，请武宗回京。上了八九

次书，武宗却很少回去的意思。这年秋天，行宫中有一种像猪头一

样的东西掉下来落在武宗面前，呈碧色，又跑进御妇的房里，像挂

了一个人头的样子，这下人心惊动了。梁储、蒋冕借此用吓人的话

进谏，武宗很有点动心了。可是一帮小人还想引导武宗游玩浙西，

泛舟江、汉。梁储、蒋冕更怕了，就手拿奏章在行宫门前跪着哭泣，

从中午直到傍晚时分。武宗派人取了奏章进去，叫他们起来，他们

叩头在地，说：“没有得到皇上的圣旨，我们不敢起来。”武宗迫不得

已，答应不多天就回京，他们才叩头而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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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宗逝世后，杨廷和等决计迎接兴世子即帝位。按惯例，应当

由内阁一名大臣和宦官、勋戚和礼官一起去。廷和想留下蒋冕帮

助自己，考虑到梁储年老，或许他害怕出门，就假意惋惜梁储老了，

不让他去。梁储激动地说：“哪有比这还大的事，我怎么会用衰老

来推辞呢？”于是他和定国公徐光祚等到安陆的王府迎接世子进

京。世子即位后，给事中张九叙等人弹劾梁储过去结交掌权的坏

人，贪图荣禄。梁储连上三书请退休，世宗就命令给他敕令、车马，

派行人把他送回家乡，每年按规定发放禄米、仆役给他。死后，他

的儿子梁钧上书请加赠谥。吏部侍郎桂萼等说，梁储的为人和做

官，有犯于公众舆论，进而把两京谏官弹劾梁储的奏章抄了递上

去。世宗想到他是先朝旧臣，就特赠他为太师，谥文康。

石纘传

石王缶，字邦彦，山东董城人。父亲石玉，做过山东按察使。石

王缶与哥哥石玠一起考中成化末年进士，改为庶吉士，授职检讨。后

来他曾几次请病假在家闲住。

孝宗末年，他才做到修撰。正德改元后，升为南京侍读学士，

又出任过南北两京祭酒，然后升为南京吏部右侍郎。应诏回朝改

为礼部右侍郎，升左侍郎。武宗当初出游宣府，石王缶曾上书极力谏

劝，武宗不听。后来他改管翰林院。朝中大臣谏阻南巡，怕会有不

测之祸，石王缶曾上书挽救他们。十六年（员缘圆员），他名义上做了礼部
尚书，实掌詹事府。

世宗即位后，他代替王琼做了吏部尚书。过去一群小人掌权，

人才选拔一事混浊不堪。石王缶为人刚正，拒绝请托，那些触犯清议

的人大多被降了职，一时很合众望，不过内阁杨廷和有些不高兴。

所以才过两个月，他又改为掌詹事府，主管诰敕的收存。嘉靖元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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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员缘圆圆），他受命前往祭祀阙里和东岳。事情过后他回到家乡，屡次
请求退休。谏官因为石王缶名望很大，所以上书请予留用，于是他得

以重新出来做官。三年五月，世宗诏命他以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

学士的身份入内阁参与机要大事。

世宗想在奉先殿边侧另建一所房子祭祀献帝，石王缶抗言上书

说那样不合于礼制。等朝中大臣爬在宫门前哭泣谏诤时，石王缶和

毛纪也帮着大家。不久，“大礼”议定后，毛纪离职而去。石王缶又上

书谏道：“‘大礼’一事已经过陛下钦定，无可再说了。但是我反复

思考这件事，终觉得心中有所不安。心中有所不安而不说，说了怕

触犯您而不敢全部说出来，那么陛下用我哪一点呢？我又用什么

来报效君父呢？孝宗皇帝和昭圣皇太后是陛下的骨肉至亲。现在

让几个远、贱而且谗佞的小人得以离间至亲，只知道迎合您，换取

荣宠，也不为陛下设身处地想一想。现在十月份的祭享典礼临近

了，陛下您登临皇陵捧出配称，孝宗皇帝如果亲眼看到，心中难道

能没一点震动吗？对待已逝的亲人应该像他还在世一样。陛下继

承祖先列圣的王统，而总领百神，驾御天下，怎么不加慎重，只听信

小人的话，抵触千古不易的常典呢？”世宗接到奏章很不高兴，告诫

他不要再说了。

第二年祖庙在太庙东边建成，世宗听从何渊的建议，要拆毁神

宫监的官署，砍伐林木，来修通辇道。给事中韩楷、御史杨秦、叶忠

等交相劝阻，忤逆世宗被扣发俸禄。给事中卫道接着又行劝谏，被

贬官外调。石王缶又抗言上书极力说不行，世宗不听。等祖庙修成

以后，世宗想陪同章圣皇太后前往晋见，张璁、桂萼竭力促成此事。

礼官刘龙等争不过。内阁大臣们也说了话，世宗不做答复，只是催

礼官安排晋见的仪式。石王缶于是上书说：“陛下想陪同皇太后晋见

祖庙，我认为听从皇太后的命令固然是孝顺，但是孝顺有比听话还

重要的。我实在不敢阿谀奉承，误了主上。我在想，按祖宗定下的

家法，后妃入宫以后，没有无缘无故又走出过宫门的。况且太庙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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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而且威严，不是四时的祭祀、合祭祖先的典礼，即使天子也不应

轻易出入，何况是后妃？张璁等所称述的庙见之礼，是针对现在的

奉先殿来说的。我朝神圣的祖宗们推行了一百五十年，已经成为

常规，中间纳娶过的后妃不知多少，没有敢说到要晋见太庙的，怎

么现在忽然提这种倡议？那些受您宠爱的佞臣哪里有忠君爱国的

行为，陛下竟然要听他们的话？况且阴阳各有一定的位置，不能相

互侵犯、超越。陛下身为百神的主宰，让母后无故在太庙的街门前

出入，就是母亲干了父王才能做的事，阴侵犯了阳的位置，这是大

大不可行的事啊。我岂不知君上的命令应该接受，但是只恐怕有

碍于皇上的美德，所以不敢曲意顺随，形成君父的过错，亏负您上

覆下载、化育万物的美德。”奏章递进宫里后，世宗大为恼火。

石王缶为人清正、坚强，孜孜不倦，报效国家。曾几度上书给世

宗，要他努力推行王道，清心寡欲，减少事端，辨别忠臣与奸邪，敦

行宽大政策，不要急功近利。世宗以为他迂阔，不怎么喜欢他。讨

论“大礼”时，世宗想拉他帮自己的忙，可是石王缶据理力争，所持意

见坚不可摇，失去了世宗的心，张璁、桂萼对他也不高兴。张璁、桂

萼日夜想入内阁辅政，攻击费宏几无虚日。因为石王缶品行高尚，无

法给他加罪。到第二年春天，奸人王邦奇攻击杨廷和，诬蔑石王缶和

费宏也是奸党，他们两个于是请求离职还乡。世宗同意费宏乘坐

驿站的官车，而指责石王缶埋怨朝廷，不合乎大臣之义，一切恩典都

不给他，他回家的行装只有载包裹、被子的一辆车子而已。京城的

人们既惊且叹，说从来宰臣离开京城，没有像石王缶这个样子的。自

从石王缶和杨廷和、蒋冕、毛纪因为强力谏诤被罢官后，一直到嘉靖

末年，机要大臣没有再进逆耳忠言的了。石王缶前后加官，从太子少

保做到太保。嘉靖七年（员缘圆愿）冬天去世后，谥文隐。隆庆初年，改
谥文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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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澄传

毛澄，字宪清，江苏昆山人。考中弘治六年（员源怨猿）第一名进
士，授职修撰，参预编写《会典》成书后，升右谕德，在东宫任直讲。

武宗当时还是太子，告诉孝宗说毛澄讲课明白易懂，孝宗大为高

兴，秋夜正在举行宴席，当即就撤了宴席给毛澄作为赏赐。

武宗登基以后，升他做了左庶子，值勤于经筵前。后因为母亲

去世回家守丧。正德四年（员缘园怨），刘瑾摘取《会典》中的小毛病把
参加编撰的人贬官，让毛澄当了侍读。脱下丧服回朝后升为侍讲

学士，又升为学士，掌管翰林院事务。还曾当过礼部侍郎。

十二年（员缘员苑）六月，任礼部尚书。那年八月初一，武宗便装外
出游玩，毛澄率领侍郎王瓒、顾清等上书请武宗回宫。后来又走出

居庸关，到宣府去游玩，久留不回。毛澄等一次次上书谏劝，都不

予答复。第二年正月，返回到京城，传令让百官身穿军装到郊外迎

接，毛澄等请用平时的官服，武宗不允许。七月，武宗自称威武大

将军朱寿率领天子的部队巡守边防，到宣府去了，经过大同、山西

到达榆林。毛澄等一次次飞章谏劝。到十二月份，又和朝中大臣

们一起上书说：“自去年正月以来，陛下车马数次外出巡游，顾不上

在宫中安静地住下来。这次外出，又已经半年了。宗庙、社稷的祭

祀典礼都是由人代为举行的，万寿节、元旦和冬至的朝贺礼仪都省

略了。腊月初一的冬烝，省略而不举行，就有两年了。现在本年度

即将结束，郊祀的日子已帮您占卜好了。皇祖的教导说：‘凡是祭

祀天地，精诚就可以感天动地，怠慢就会祸不单行。’现在您乘车远

游在外，不知哪天回程。万一冰雪挡路，车马难行，元旦来不及亲

自捧送玉帛到上帝面前，您心中怎么安稳得了？况且边境上荒凉、

寒冷，冬天里尤其冷得厉害。我们这些大臣在京城里吃着厚味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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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，抬头想到陛下您在外身体劳累，根底空虚，遥望陛下，忧心如

醉。所以敬请打驾速回，亲自参加祭祀，这样国家、臣民都将幸运

至极了。”武宗未予答复。

十四年（员缘员怨）二月，武宗刚刚回到京城，就指示礼部说：“总督
军务、威武大将军、总兵官、太师、镇国公朱寿将派到京城两畿，并

往山东瞻仰东岳，祭祀孔圣人，为百姓祈求幸福。”毛澄等大吃一

惊，又和大臣们一起上书说：“陛下是天地的儿子，继承祖宗的大

业，四海九州只知道陛下有皇帝的称号。现在自称总督军务、威武

大将军、太师、镇国公，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发布这道圣旨的

是陛下，加这个称号的，也是陛下，不知道接受这个称号的该是谁？

如果因为皇储还没有确定，想求告普天下的名山大川，用以祈求神

灵暗中相助，那么派遣使臣携带玉帛前去，足够表示您的敬意了。

何必亲身捧着神像，献上香烛，像佛、老之徒那样干呢？”进而一一

陈述了五条不能那样做的理由。武宗也不予回答。

宸濠在江西造起反来，武宗亲自南征以显示军威，后来在南京

住了一年多。毛澄等一次又一次请他回北京。等返回到通州时，

武宗听从江彬的话，打算立即把宸濠赐死。毛澄根据汉庶人的故

事，请回到京城向郊庙告祭后，举行献俘仪式然后杀掉宸濠。武宗

没听。宦官王堂镇守浙江，请为自己建立生祠，西番阐化王的使臣

请额外赏赐他们九万斤茶叶，毛澄都竭力反对，武宗又不听。王琼

要陷害彭泽，只有毛澄说明彭泽没罪。

武宗逝世以后，毛澄和大学士梁储、寿宁侯张鹤龄、驸马崔元、

太监韦霖等到安陆迎接世宗。到安陆后，即将进去拜见世宗，有人

考虑用天子之礼觐见。毛澄说：“现在就行大礼，往后怎么增加呢？

莫不是群臣劝进、皇储辞让的礼节都该废除了吗？”

世宗登基才六天，就发布圣旨要大臣讨论兴献王的主祀和尊

称。五月七日，毛澄大会文武群臣，递上决议说：“据查证，汉成帝

立定陶王为皇太子，立楚孝王的孙子刘景为定陶王，供奉共王的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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祀。共王是皇太子的亲生父亲。当时大司空师丹认为这样做私

恩、大义都得到了照顾。现在陛下入宫继承了王统，应该像定陶王

的例子办，以益王第二个儿子崇仁王朱厚炫入继为兴王的后裔，接

任兴王，主持兴王的祭祀。又据查证，宋濮安懿王的儿子入继仁宗

做儿子，就是后来的英宗。司马光认为应该以高官大爵尊崇濮王，

称他王伯而不称其名。范镇也说：‘陛下既然给仁宗做儿子，如果

再把濮王称为父亲，在大义上说来不恰当。’于是为濮王立了庙，以

赵宗朴为濮国公，供奉濮王的祭祀。程颐有言道：‘过继给人做儿

子，就把人家称作父母，而把生身父母称作伯、叔父母，这是做人的

大伦理准则。不过生养之恩也是再大不过的了，应该另立一个特

殊的称号，如称为伯、叔父某国大王，这样既明确了王位的正统谱

系，而亲生父亲也尊崇到了极点。’现在兴献王是孝宗的弟弟，是陛

下的生父，和濮安懿王的事正是一样。陛下应称孝宗为皇考，改称

兴献王为‘皇叔父兴献大王’，王妃为‘皇叔母兴献王妃’。凡是祭

告兴献王或上书信给王妃，都自称侄皇帝某某，这样正统、私亲，大

礼、私恩都考虑到了，这可以作为千秋万代的法则。”奏议递上后，

世宗愤怒地说：“父母的称呼能改成这个样子吗？”下令重行议定。

本月二十四日，毛澄又召集大臣们一起递上决议说：“《礼》规

定过继给人就是人家的儿子，上自天子下到百姓都是一个样。兴

献王的儿子只您一个，既然入宫继承王位，供奉宗庙的祭祀，所以

我们以前的决议就想让崇仁王厚炫供奉兴献王的祭祀。至于称

号，陛下应该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国大王，自称侄皇帝名字，这有

宋朝程颐的话可以作为根据。按我朝的制度，皇帝对于宗室中的

长辈，只称伯父、叔父，自称皇帝而不称名字。现在称兴献王为皇

叔父大王，又自称名字，尊崇的礼数已达到了极点，我们不敢再有

别的什么意见了。”进而又把程颐《代彭思永议濮王礼疏》抄一份呈

交世宗阅读。世宗又不愿听从，命令他广泛地考察前代的典礼，再

商定好了报上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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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澄于是又召集大臣们上书议论说：“我们再三在一起讨论，

所以请改称兴献王为叔父，是为了说明王位正统的尊号不能有两。

如果在叔父之称呼前加个皇字，那么陛下的伯父、叔父们就没法子

和献王平处了。在王前加个大字，天下其他的藩王就已经不能和

献王相比了。兴献王的称号确定以后，王妃的称号就随着王，天底

下的王妃们也无法和兴献王妃一样尊贵了。况且陛下以天下赡养

父母，用以使他们心中高兴，不违反他们的愿望，这哪里是一家或

一国对父母的赡养可以相提并论的？这已经是孔子所说的对父母

以礼侍候了。其他尊崇为皇帝的说法，直称父母的主张，似乎不合

礼制。尊崇为皇帝的错误，没有比魏明帝的诏书更错误的了。直

称父母的错误，没有比宋朝程颐的议论更详细的了。最恰当的典

礼，大都要不超出这个样子了。”并把魏明帝的诏书也抄一份交了

上去。

当时，世宗决心坚定地想要推崇自己的父母，而进士张璁又抗

言上书极力陈说礼官的荒谬。世宗动了心，就把毛澄等人的上书

压在手头，久不下发。到了八月初一，又命令大臣们集中讨论。毛

澄等又上书议论说：“古代先王制礼是根据人情而来的。武宗既没

有儿子，又没有兄弟，所以在宪庙的孙子们当中选择了陛下您。这

是武宗把您看作同堂兄弟，您应该以孝宗为父亲，以慈寿为母亲，

没有什么可疑的。您怎么能又考虑自家的双亲呢？”奏疏递进去，

世宗不高兴，又留在宫中了。恰好给事中邢寰请讨论宪庙皇妃邵

氏的称号，毛澄上书说：“王妃生下献王，实际上也是陛下在谱系中

的来历。但是既然继承了宪宗传下来的王位，就应该以孝宗为父，

以慈寿太后为母亲。孝宗对宪庙的皇妃应称皇太妃，那么对陛下

说来您应该尊称她为太皇太妃。这样，家族中的伦序既已排正，您

对父母的私情、大义又都够深厚了。”奏疏呈上，世宗这次回答说：

“知道了。”本月时世宗因为母妃将到，下令礼官讨论欢迎仪式。毛

澄等请让王妃由崇文门进城再进东安门，世宗不同意。他又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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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正阳左门进来再入大明东门，世宗又不同意。毛澄等坚持当初

的意见不变，世宗竟自行确定了欢迎仪式，都从中门进来。

那时尊崇献王的礼数还没有确定，张璁又进呈《大礼或问》，世

宗更加有意引用他。到九月底，把毛澄等以前的奏疏发下来，又命

令礼官广泛采纳意见，然后拿个提案上来。毛澄等人料想势不得

已，就和内阁大臣商议，加称兴王为帝，妃为后，用皇太后懿旨予以

公布。然后毛澄才上书说：“我们那一点愚蠢的见地，在以前的奏

议中都已经说过。现在使陛下您的心得到安慰，使大礼适用于现

在而不违背情理，合于古礼又不失道理，那么有内阁的机要大臣

在，请听取他们的意见。”世宗于是在十月二日以慈寿皇太后的旨

意加兴献王封号为兴献帝，王妃为兴国太后，皇妃邵氏也尊为太皇

太后，布告天下。但是世宗虽然勉强听从了大臣们的决议，内心仍

然恼恨。十二月十一日又传下指示要加兴献王尊号为皇帝。内阁

杨廷和等封还了皇上的亲笔批示，毛澄抗言上书反对，又和九卿乔

宇等合力谏阻，世宗都不允准。第二年，嘉靖改元后正月里，清宁

宫后边三个小宫遇灾。毛澄因此又说了一回，正好其他大臣中也

有很多劝阻的，事情才暂时停下来。

毛澄为人端正，诚信，很有学问、品行，议论事情侃侃而谈，不

屈不挠。世宗想推尊自己的亲生父亲，曾派遣宦官告诉他自己的

意思，直至跪下来给他磕头。毛澄大吃一惊，急忙扶他起来。这个

宦官说：“这是皇上的意思。皇上说‘哪个人没有父母，干么让我不

得意’，请先生您一定改个主张。”接着拿出一袋金子送他。毛澄感

慨地说：“我老迈昏庸，但是不能把典礼给坏了，现在只有一走了

之，不参加讨论就是了。”他接着抗言上书五六次，称病告退，世宗

一再安慰、挽留，不允许他退休。二年（员缘圆猿）二月，病得厉害起来，
又坚决要求，世宗才同意了。船走到兴济，他就病逝了。

在此之前，评定他拥立皇上的功劳，加升毛澄的官为太子太

傅，荫封子孙为世袭锦衣指挥同知，他竭力推辞没有接受。世宗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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